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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说
，
寡
人
太
好
色【一】

据说，寡人太好色。

这话寡人活了十八年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又一次听到，仍是惆怅得很。

小路子义愤填膺，作势欲起：“陛下，那些人太猖狂了！于天子脚下竟敢如

此非议君上，让小的去将他们拿下！”

我无奈地摆摆手，扯出一丝看似不甚在意其实还是有点内伤的大度微笑。

“罢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让他们说去吧，寡人无愧于心就是了。”说

罢，我垂下头，别过脸，看向窗外的街道，摸了摸自己的手背，自我安慰道，“昔

日邹忌劝齐桓公纳谏，曰能谤讥于市朝，而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以此说来，外

间那些谤讥寡人的，也该受赏。这样吧，小路子你去跟茶馆老板说，今日的茶钱都

由我们付了。”

小路子怜悯地看了我一眼，道了声“喏”，出了门去。

门一打开，那些声音瞬间放大了数倍涌进来。

“所以说啊，龙生龙凤生凤，明德陛下是个明君不错，不过将满朝文武凡

有点姿色的青年才俊都纳入自己的后宫也是不假，你们说当今圣上还能是个吃素

的？”一男子高声笑说。

据
说
，
寡
人
太
好
色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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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难免为声名所累。

我活着，却是为母亲的声名所累。

她身为陈国第十八任女皇，有五个夫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她不

知收敛，给五个夫婿都封了官摆朝堂上去，旁人却不知内情，只道她是将朝堂上有

姿色的才俊都揽上龙床了，纷纷谴责她有辱斯文。

其实那也是她的事，又与我何干？偏偏还有一群人附和。

“就是就是。五年前，咱圣上才十三岁是吧，琼林宴上就将探花郎逼得跳太

清池以求清白。逼迫未遂后还将人调离京城贬谪边疆，你们瞧，这真是伴君如伴虎

啊……”

逼迫未遂……

寡人在心里叹了口气，低头扯着衣袖，刹那间有些无语凝噎。

想当年，寡人豆蔻年华，天真少女，那探花郎二八少年，芝兰玉树，寡人心

未动手未动不过眼皮一抬，那俊俏少年便举身赴太清池了——寡人连他长相如何

都未曾看清，大庭广众之下，离他也尚有十步之遥，这逼迫一说也未免太怪力乱神

了。

“如今朝中才俊，当属裴相苏卿，你们说，陛下会朝哪个下手？”

然后便是龌龊的笑声……

所幸小路子拦得及时，没让我听到后面不堪入耳的猜测。

难得微服出访一趟，想听听民间疾苦，谁知听到的却净是这般的荒唐鬼话，

想来我大陈的百姓在寡人治下都幸福得很……

小路子回来后将门带上，弯腰问道：“陛下，这地方三教九流泛滥，我们还

是快点走吧。”

我忧郁地点点头，起了身来，跟在小路子后面从偏门出茶馆，回到南门大街

上。

正是午后光景，太阳半倚在崇德宫上方，影子拖出短短一截，因是春末时

分，天气回暖，街上行人也多了起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春衫，一看那花俏的款式便

知是出自我母亲之手。

我大陈之繁华尽现于帝都，帝都之繁华又尽现于南门大街。南门大街直达宫

门，大臣们上朝都要经过此处，五里长街，人行人道，车行车道，井然有序。街道

两旁开满了店铺，是帝都出了名的销金窟。由南门大街中段左拐，过了通天桥却是

另一番景象。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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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沉稳低调的奢华、不动声色的高贵。

通天桥这边的白衣巷虽然只有短短三里，却住满了当朝权贵，四品以下的官

员皆没有资格住在此处。

也是，五品官员谁受得了左边住着当朝丞相对面住着铁面国师。

到了国师府门口，小路子上前拍了拍门，立刻便有人应门了。

“谁啊？”那人开了门，狐疑地打量了我们两人，目光从我面上扫了一眼，

顿时呆住了，“陛……陛下……”

我微笑点头：“听说国师卧病在床，寡人特来探视。”

不愧是国师府的下人，看到是寡人亲临也没吓得方寸尽失，稍稍定了心神便

躬着身子把我们领了进去。

“老国师是得了什么病？”我问那小厮道。

“回陛下，国师大人感染了风寒，太医嘱咐要多休息两日。”那人恭恭敬敬

地答道。

“我这是微服私访，你们无需拘谨。国师既然身子不适，就不用出来迎接

了，带我去看看他就是。”

国师也将近七十高龄了，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将一生都献给了大陈江山。

母亲退位前便对我说过，待国师要如待祖父一般尊重，祖父病重，我这当孙女的自

然要来问候一番。

早已有人先去通知了国师，我到的时候国师已和衣起身，方要拜倒，便被我

双手托住。

“国师带病在身，不必多礼！看座，看座！”

后面小厮机灵地铺上软垫扶国师坐下。

我细细看了国师几眼，心中慨叹岁月催人老，记忆中，他还吹胡子瞪眼睛罚

我抄着四书五经，谁知一转眼我长大了，他也衰老到这般地步了。或许也有还在病

中的原因，但看他面色泛黄，手也微抖的模样，只怕也是到了离休的时候了。

就因为他一心为国，从未为自己考量过，这话我才始终说不出口，怕说出口

了，反而激怒他。

“陛下日理万机，还来探望老臣，老臣不胜惶恐……”国师激动地说了一

句，喘了两口气，又问，“陛下，奏章都批完了吗？”

呃……

我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国师染病，应安心休养，朝中诸事先放一放，不

急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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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方才还有些混浊的老眼这时陡然瞪了起来，“陛下何出此言！北

方春旱未过，南方又有大水，这些事如何能不急？京杭漕运修缮费用亏空八十万两

白银，赈灾粮草未能及时到位，责任未究，公款也没追回，这也不急？陛下，老臣

年事已高，不能时刻辅佐陛下左右，但明德陛下将您托付给老臣，老臣自当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如果为了探视老臣而耽误国家大事，那老臣百死难辞其咎！老臣，

老臣……”说着左右张望一下，认定了门柱，起身就要撞柱子！

“快拦住！”我吓得跳了起来，下人急忙围了上来把他拉回座位上，我哀叹

了口气，站定了身子走到他跟前，低头认错：“国师说得是，是寡人疏忽了。事有

轻重缓急，大事急事寡人自然不敢贻误。春旱已发了粮草赈灾，又让工部派了人去

兴修水利。南方洪涝也已派了官吏去堪灾救灾。漕运亏空一案，廷尉府正在审理，

粮草暂时改由陆路运输，漕政改革之事，交由内阁草拟章程。”

听我将事情一一解释了一番，国师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满意地点点头，微

笑道：“陛下勤政爱民，乃百姓之福、大陈之福。”

“哪里哪里，这也是为君本分。”我也客套地谦虚一下。

国师上下打量我两眼——本来作为一个臣子，如此打量君上实属不敬，但他

看我那眼神就像看着外孙女，我心头一暖，也不会多计较什么。

“这一转眼，陛下也已……十八了吧？”国师欣慰地看着我，“如今的陛

下，终于可以独当一面，老臣也能安心去见大陈列祖列宗了。只是在老臣去见列祖

列宗之前，还有一个未完的心愿，希望陛下成全。”

我心里瘆得慌，忙道：“国师的心愿，寡人自当满足，只是别说不吉利的

话。”

国师叹了口气，缓缓道：“陛下已是双九年华，后宫却仍然空虚。儒家有

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天下已平，陛下却尚未成家，六宫无主，则阴阳失

衡，乾坤不正，恐怕会危及社稷。陛下为万民表率，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行差踏

错。”

我早该想到，会是这一件事……

讷讷地，收回手负到身后，我踱步到门口，背对着众人。

“国师所言极是，寡人也明白其中道理。只是……良缘难觅……”

我姓刘，名相思，从我十三岁那年登基为陈国第十九任女皇开始，就注定了

是“寡人”。

当皇帝，不是“孤家”，就是“寡人”。

我大陈有过一段内外交困的日子，但自从我的母亲登基后，对外平乱，对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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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到了我接手之时，已是一派升平景象。北方凉国退避三千里，年年纳贡，南

方闽越俯首称臣，归入版图，朝中百官忠心耿耿，贤能辈出，才俊不少。

只是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凡是贤臣、能臣，皆害怕与圣上有不清不楚的暧

昧关系，被史官大笔一挥，安上“佞臣”的名号，能力再强，最后也免不了落个以

色事君的不良记录。

想崇光元年那届科举的一甲进士，因出了探花郎那出闹剧，自此以后，但凡

想在政事上有所作为的莫不蓄起长须明志，到后来因有长须的人多了，没长须的便

成了异类，仿佛是有心要攀龙附凤一般，难免地受了长须党的歧视，为表清白，结

果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

只除了百姓口中的“裴相苏卿”。

“陛下此言差矣。”国师反驳我说，“陛下有传承皇室血脉之责，岂能顾念

儿女私情？老臣没几年好活的了，无论如何，一定要为陛下将此事办妥，方不负明

德陛下所托！”

有句话在我心头翻来覆去了许久，我嘴唇动了几下，终于还是没勇气说出

口，只有叹口气，一挥袖道：“罢了，此事他日再议。”

身为女皇，也有万千痛苦难以对人说。

男人娶妻，可以娶贤、娶美，寡人择婿，却不能只看外表。一个徒有其表的

男人，纵然有倾城之色，时间久了也会看腻。但是有才能有才华的男子，多半有些

清高，又有谁愿意入宫门，活在女人名下，埋没一生？

我母亲能有世间难觅的五个男人相伴一生，那是她的福气，我却不是她。

我郁郁寡欢地从国师处离开，走到中庭便远远看到回廊那边闪过一抹墨兰，

不由得站定了，看着那抹墨兰穿过回廊，走到我跟前停下。

“陛下金安，微臣有失远迎。”来人微笑着见了个礼，虽是请罪，却是不卑

不亢。

我亦微笑以对：“看苏御史行色匆匆，似乎是有要事在身？”

“回陛下，漕银亏空一案又有新进展，微臣正要前往廷尉府。”

我点头道：“今日旬休，也难为苏御史仍为公事操劳。寡人正好出得宫门，

便与你一同去廷尉府看看。”

他略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随即恢复常态，点头道：“是，陛下请。”

我与他一同朝外走去，随意道：“既在宫外，你也不必拘谨。我不以寡人自

称，你也不必一口一个陛下。”

他虽也答了一声“是”，也没有再称呼我“陛下”，却同样也没有说出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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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那两个字。

相思。

我希望他唤我的名字。

累世公卿之家，书香门第之后，国师的得意传人苏焕卿。

十三岁那年的琼林宴上，隔着无数青年才俊，我却只看到了太清池那畔的一

抹淡绿剪影，方知何为真正的芝兰玉树。

苏昀，字焕卿。

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他却不甚在意，笑曰：“心中无鬼，何必白日贴

符？苏家家训，不结朋党，即便是‘长须党’。诸位雅兴，恕苏某不能相陪了。”

说罢摇头浅笑离开，留下一群脸色不善的长须党人。

年少扬名，十八岁高中状元。有人说他君子端方，温润如玉，有人说他孤高

自傲，目下无尘，可在我看来，那都不是我心目中的苏焕卿。我心目中的苏焕卿，

是我十岁那年，陪我在太学府外罚站的那个少年。

国师说：陛下该成家，该立凤君。

我只想问一句：可否立焕卿？

焕卿，相思……

若能听他唤我一声相思，那该多好。

【二】

廷尉府离国师府不远，但因赶时间，便派了两顶软轿出来，不过片刻便穿过

长街到了廷尉府，一下轿，看到停在我们前方的马车，我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

妙。

苏昀亦是眉头一皱，回头向我看来，用眼神请示我。

我既怕里面那个人，又喜欢外面这个人，既不想见里面那个人，又舍不得离

开外面这个人……

罢了罢了，我硬着头皮笑道：“今日真是巧了，打了商量似的都来了廷尉

府。”说着先提步进去，苏昀跟在我右后方道：“是因为这里有值得来的好处。”

于他而言，好处是漕银亏空案的证据。

于我而言，好处是他也在这里。

于裴铮而言，好处又是什么？

目光在接触到堂上那人似笑非笑的凤眸时，膝弯如有所觉似的麻了一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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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向前扑倒。

凤眸的主人今日一身紫黑直裰，紫色尊贵，黑色庄重，满朝才俊说少不少，

但也只有他一人能完美诠释这两种颜色背后的含意，让人知道何为——当朝一品！

见我和苏昀进来，那人手中一柄玉骨扇就半合起来，颇有节奏感地轻敲着左

手掌心，那一下下倒像是敲在我心头，让我的心跳猛地沉重起来——这人我是知道

一点的，算计人的时候未必敲扇子，但敲扇子的时候定然在算计着人。

我强作镇定装出一个“帝王式”的高高在上的淡定微笑：“裴相也在这里？

真是巧啊。”

“是巧啊。”那边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地回了三个字，俊美得有一丝邪气

的笑容让我不寒而栗。这人明明是白衣出身，却比苏昀还多了三分浑然天成的贵

气——果然是穷奢极欲的奸臣、贪官！

裴铮见我和苏昀同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事实上，我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见

过他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惊讶之情，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陛下。”裴铮坐在内堂上座，此时缓缓踱到我跟前，行了个礼，“陛下今

日怎么得了空来廷尉府视察？”

我干笑一声道：“听说漕银亏空一案有了新进展，证人已然落网，寡人便跟

来看看。”

“跟？”裴铮眉梢一挑，目光从我面上滑过，扫了苏昀一眼，客套地笑道，

“原来是去了苏御史府上。”

苏昀微笑回视裴铮：“裴相日理万机，竟然连廷尉府的内政也要过问，实在

让下官惭愧。”

岂止是廷尉府内政，便是寡人的私事，他也要干预的。我悲愤地想。

我朝到如今算是太平盛世，但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和谐音，用民间百姓的话来

说，就是“君是淫君，臣是权臣”。

寡人这个“淫君”委实是被冤枉的，他这个“权臣”却是实至名归。寡人

十三岁登基之时，他在九卿里还只是崭露头角，当时的丞相仍是我父君，内阁是由

母亲钦点的四位顾命大臣组成。到十五岁及笄，父君隐退，他便以丞相高足的身份

上位，发起了“崇光新政”，曰革除旧弊，反腐反贪。彼时我仍年少天真，只当他

还和小时候一样处处为我着想，便给他放了特权，谁知这权力就像出了阁的闺女，

一放便收不回来了。一年内，四位顾命大臣尽皆归隐，两年间，朝堂大清洗，元老

几乎都下了台，全换上了他的门生。如今的内阁，虽说有五人，却只有两个声音，

一个是国师，另一个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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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崇光新政之后，偌大的朝堂上，再无一人能与裴铮对抗了，包括寡

人。

每想到此处，寡人便惆怅得很哪……

此刻，裴铮要到廷尉府提人，苏昀兼任廷尉一职，漕银亏空一案本也是由他

全权负责，自然寸步不让。我很是欣慰地在一旁看着，心道我看中的人，果然不畏

强权，刚正不阿，比寡人这个“淫君”有担当得多了。

“此案由廷尉府负责，犯人理当留下，裴相要强行带走罪犯，眼里可还有陛

下，可还有王法？”苏昀双目如炬，直直地盯着裴铮。

被点到名的我心上抖了一抖，果不其然，裴铮向我看来，似笑非笑道：“那

陛下如何说？”

我被看到心里发毛，苏昀也同时转眼看我。若平时他能这般凝视我，我定然

心神荡漾、遍体酥麻，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只是此时此刻，另一人也同样

望着我……

我左右为难，搓了搓手，沉思片刻道：“其实吧……这犯人的供词只有一

份，在丞相府提审和在廷尉府提审又有什么差别呢？”

“陛下！”苏昀眉心一皱，眼中闪过失望，看得我揪心。我真真怕极了他的

眼神，午夜梦回都告诉自己，便是为了他的欣慰，我也要当个明君。

阻碍我当明君的奸臣——裴铮嘴角一勾，眼底的笑意又浮上三分。

我咽了咽口水，继续道：“既然在哪里都没有差别，那还是由寡人带回宫审

问吧……”

苏昀一怔，随即嘴角笑纹缓缓荡开，看得我的心也荡漾了一把，忍不住嘴角

勾了起来。

“陛下所言极是。”

裴铮不置可否地瞥了我一眼，双手拢回袖中，唇边笑意不减，只是含意有些

许不同。他走到我跟前，在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我顿时有些呼吸困难，下意识后退

了一步，忽地手腕一紧，却是被另一人拉着护到身后。

“裴相，君臣有别。”苏昀将我护在身后，挡在我与裴铮之间，我愣愣地看

着他的后背，又低下头来，看着他握住我的那只手——被握住的地方，仿佛被火点

着了，那温度直烫到了心头。

寡人这趟出宫，值了……

没有听清他们二人说了什么，待听到裴铮冷哼一声，我才反应回来，扬起头

越过苏昀的肩膀看到他的眼睛——似乎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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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不早了，陛下也该回宫了吧。”裴铮淡淡地道，“既然陛下要亲自审

问犯人，那微臣自当从旨。犯人自有苏御史押往崇德宫，至于陛下……还是由臣亲

自护送比较安全。”

呸！就他被行刺的次数来看，被他护送走鬼门关的几率还大些。

但他既已退让了一步，我若再得寸进尺，激怒了他，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见好就收，寡人还是懂的。

这时苏昀已松开了手，我有些失落地暗自叹了口气，又有些回味地摸了摸

被他碰触过的地方，这才自苏昀背后走出，对裴铮道：“既是如此，便有劳裴相

了。”又转头对苏昀道，“那罪犯便由苏御史押解了。”

苏昀躬身道：“微臣遵命。恭送陛下。”

裴铮在一旁看着我，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陛下，请吧。”

我勉强点头微笑，跟着他上了马车。

裴铮的马车极好认，谈不上极尽奢华，却是我坐过的最舒适的马车，不像其

他马车那样颠簸得我眩晕酸痛，恶心想吐，这马车行进得平缓，里间又尽是软垫，

还熏了宁神香，让人舒适得昏昏欲睡。

我背靠在软垫上，几乎整个人陷了进去，眯了眯眼睛，开始有些犯困。

可是对面坐着的那人让我如坐针毡，难以安眠。

“陛下今日微服私访，是为了看国师，还是为了看苏御史？”裴铮倚在一

边，挑着眉看我。

我打了个激灵，坐正了身子，扯扯衣袖淡定地道：“国师为国操劳，卧病在

床，寡人理当前去探望。”

虽然明知他绝不会相信，但我仍是要这般回答。

当年的琼林宴上，谁都以为我是在看那探花郎，只有裴铮发现了我的秘密，

在琼林宴因探花郎落水而乱成一团时，他走到我身边，似笑非笑地附到我耳边说：

“苏焕卿确实一表人才，陛下可是犯病了？”

当时吓得我手一抖，酒洒了一身，他却施施然远去。

国师苏秦，四朝元老，累世公卿，往上数还有开国功臣。别人家死了人都埋

在土里立个碑，他们家的却要挂在墙上供人膜拜，便是所谓的一门忠烈。到如今只

剩下苏昀一人身系苏家的使命，苏家家训里赫然有两条——不结朋党、不媚君上，

苏秦指望着苏昀当个贤臣、能臣、忠臣、名臣，我又哪里敢流露出一丝不轨，让他

沦为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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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近身宫人，无一人猜得到寡人的心意，却让裴铮一眼看穿天机。

寡人怕他，是真怕，只因他的师傅强过我的师傅。

我的师傅是国师，他的师傅却是我的父君。我有五个爹，其一是前任丞相，

其二是我的亲生父亲，也是武林盟主。裴铮是我生父收养，又由父君培养成才的。

父君乃明德朝中第一文臣，却还说裴铮文武双全，青出于蓝，能得父君如此夸赞的

人，我怎能不怕。

本来，我也该认父君为师，但母亲和几个爹爹后来都觉得父慈女恶，须将我

交由别人管教，这才让我拜了国师为太傅。对此我倒也没有怨言，若非如此，我又

如何能遇到焕卿……

只不过，一个是我的师傅——国师的孙子，一个是我的父君——丞相的徒

弟，茶馆里那些人说什么“裴相苏卿”，殊不知哪一个，都不是寡人下得去手的。

裴铮说：“陛下早已过了适婚年纪，苏御史今年也二十有三了，听朝中同僚

说，说亲者几乎踏破了苏家门槛。”裴铮顿了顿，睨着我轻笑道，“陛下难道就不

担心？”

我正襟危坐道：“个人事小，寡人一心为国，无心挂念婚事。苏御史光风霁

月，处处以国事为先，寡人甚是钦佩。”

裴铮又道：“可惜啊，苏御史至今仍未点头，听说是早已心有所属……”

我被他那意味深长的尾音震得心口一荡。

心有所属——是谁？

我偷眼看他。

他却作势撩起车帘，看向车外：“已快到宫门了。”

我捏了捏自己的手心，装作随意问道：“不知苏御史心属哪家闺秀？寡人若

知晓，自当为之赐婚。”

裴铮瞥过我，嘴角噙着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陛下真想知道？”

我轻轻点点头，心想反正他都知道我的心思，承认一下也无妨。

他放下帘子，俯身向我靠来，我附耳过去，便在这时，马车忽地刹住，我重

心不稳地向前扑去，感觉到一丝凉意擦过我的脸颊，心下颤抖了一把，整个人滚进

他怀里。

我听到头上传来一声低笑：“陛下这是在投怀送抱吗？”

我慌慌张张从他怀里挣了出来，扶了扶发冠，干咳两声，感觉脸上有些发

烫。

“裴……裴相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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